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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俟夏天，各地荷花次第开。
我被微信小视频上的滨湖地带的荷花惊艳到了，

碧叶连天，逶迤十里，场面恢宏。想起一个作家曾经
说过的话，“人生的旅途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我们能
相遇到的花期也有限，我不想错过每一场花开”，我便
心心念念着要去现场欣赏那美丽的荷花。

那荷塘，与我的住处隔了四五公里，跟着导航，我
骑单车过去，需要半个小时。尚在途中，那“青荷盖绿
水，芙蓉披红鲜”的成长过程，已经我的脑海沿路展
开：起先只是不起眼的一个花骨朵儿，躲在圆润碧绿
的荷叶中，双手作揖似的，羞羞地闭合着。且缓几日，
摄影师们闻香而来，从一株荷的特写，到一塘荷的全
景，从一丛绿到一红点，多角度运镜拍摄，力求最好地
呈现出荷花的美。之后，这赏荷的风从四面八方吹
来，刷小视频的人不时就会看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那满目的绿，把人怔住了，躁
动的心，忽地安静下来，说不上那是怎样一种思绪。
只觉得你欣赏着它的点点滴滴，日子便成了荷香满盈
的日子，清清爽爽，不芜杂，不喧闹。

见到荷，路边停下车。远远望去，一张硕大无比
的绿色幕布，被风吹得波浪起伏，那躲着的，或张开或
掩面、或深红或浅红的脸，从中冒出头来，寂寂地，跟
着这出大型舞台剧，把夏拉向纵深。

我靠近舞台，一只圆滚滚的小可爱吸引了我的目
光，我轻轻触摸它，看到晶莹剔透的水珠在它的肚皮
上滚动，模样十分可爱。这些小可爱高低不一，成片
地站立着，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它们中间依偎着的
是被誉为水中仙子的荷花。荷花的花瓣丝般柔滑，一
瓣瓣展现着或浅或深的欢喜，灿烂地绽放着。风吹
过，那流苏状的黄色花蕊若隐若现；而被花蕊紧紧簇
拥着的绿色的莲蓬，像一只躲藏在花心里的大眼睛，
偷瞄着池塘的一举一动。还有那些花蕾，头顶一点深
红，紧紧包裹着花蕊与莲蓬，娇羞地蜷缩着，宛如一滴
美丽的水滴，飘浮在空中。有人赞美荷花清新自然，
如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但荷花似乎在
说，你们多思了，我开我谢，质本洁来还洁去，都是大
自然的神奇杰作，我是自己的艺术品，别将我套在模
子里，赋予各种文化内涵，开在你们“心中”？

叶，或舒卷或伸展，花，或含苞或怒放，都有自己
的风雅。花与花，各有各的时间节奏，各有各的生存
环境，自然就各有各的生命姿态。佛说，一花一世界，
这世界到底是“观者”的世界，还是“花”的世界？花活
在此世界，还是彼世界？我认为应该遵从自然规律，
保留花的本真个性，而不是让它活在刻意雕饰、各种
既定的符号名象之中。

我想到了生活里的一些事，时常将一些名作、公开
课，分享到一些写作群里，以为大家志同道合，提起写
作，别人也会激情飞扬、兴致盎然，趁着大好年华，砥砺
相勉、奋发向上，焉知我这不是落了“观者”的情愿，何
不让“花”自开自落？有时，过分的热情，于他人是一种

“噪音”，也是冒犯。
我怔怔凝视着眼前的荷，清香萦绕鼻间，心似一

汪平静的绿。这盛大的绿，引着振翅的蜻蜓，自飞自
落；任着拍照的游客，自赏佳作；它赠予我沁入心
脾的宁静，一种无波无澜、静水流深的平
和。

原来，花开无声亦动
人！

(作者系重庆市
开州区作家协会会
员）

少女时的梦
藏满蜜糖和香味，一罐罐
总能让我满足
所以，日日盼着天黑
盼着梦来

青年时的梦
群山一样宁静又陡峭
我在迷雾中彷徨
虽不知来路
也总有归处

现在的梦
晴空丽日和着风云汹涌
我平静着，战栗着
分不清，何处是虚幻
何处是幸福

（作者系重庆市渝北区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梦 □邱邱

棒棒小梅
□程华照

花开无声亦动人花开无声亦动人
□□秋凡秋凡

他姓辜，倒霉的事处处落在他身上，大伙都叫他
——小梅。

初中没毕业，他提前走出校门进入建筑工地，手
掌被切割机吃了一口肉险些见骨头，待伤势愈合村里
人约他到外去打工，他咧嘴摇头：“算了吧，再也不敢
和机器打交道了。”

渝北统景大自然恩赐的地方。小梅从小到大在
山里跑水里游，把自己发荡在其中。他父亲从城里回
来到坡上砍下一根竹子，去掉两头和枝丫交给他说：
“你当父亲的人了不能老赖在家中，明天跟我到外面
去找钱吃饭。”

学田湾居民聚集的老街，上至消防队下到大礼
堂，逼仄的公路两侧全是很接地气的小门面。它虽是
背街繁华热闹毫不逊色于外面，特别是农贸市场，它
白天零售周边枣子岚垭、桂花园、大溪沟、牛角沱、曾
家岩的顾客……凌晨面向全市批发。

小梅走进这儿怯生生的，别人将棒棒扛在背上老
远能见到，而他挟在腋下在人流中遛来逛去。路过农
贸市场，他瞧见里面提着大包小包出来的人，一下被
守在门口的女棒棒招呼了。

学田湾当时分布着三处棒棒的领地：主干道盛地
亚很多棒棒是邻水人，包揽公路两边和除渣的大业
务，平时他们坐在综合楼的花台边斗地主吹龙门阵，
等公路上的翻斗车一来，把他们拉去全城到处跑；正
街家具商场门口坐着的是丰都的人，他们找送家具
的钱，找外面搬家的钱，这种下力钱技术活外人进不
了；下面新世纪处就是垫江的了，他们不挑剔，遇到
什么就做什么。小梅是统景的，这些地方挤不进去
靠不拢，只能放单线吃他们丢掉的残羹剩食。

一个身影成天在门外晃来晃去，我指着对同
行的王总说：“那个人算是我们地区最年轻的棒
棒了，人也长得可以，干这行算是错位了。”

“他叫小梅，脑壳可能有点‘那个’，成天生
活费都找不到。”王总把声音压住与我交谈。

“可怜兮兮的，有事尽量照顾他下。他块
头大肌肉多，我们要的是力气不是脑壳。商
场就差这种人。”

恰逢，营业员卖了一张双人床急需送
嘉陵西村，那地方全是上陡坡梯坎车子不
能抵达的，只能叫四个搬运工人扛起去，
我对小梅招手：“棒棒过来。”

走拢一瞧，轻便好做的被商场人抢
先剩下笨重的床头，他二话不说用绳子
横竖绑好，蹲身下去一声嘿呦上肩就
走。

回来时个个浑身汗水湿透喊热，
急忙跑到外面报亭去买可乐、冰红茶
解暑。走在后面的人把收的余款交
给我说：“小梅上楼梯拐弯时把漆擦
伤了，顾客死活不依偏要扣点钱。”

“小梅小梅……硬是霉。”有人
补上点睛之句。

第一次叫他做业务就把霉运
带给我，我皱额头了：“知道商场
的规矩吧……”

“赔——”没等我说下去，
他一手捏拳头狠狠捶打一下
自己的头，一手伸进衣兜去掏
钱，搜遍全身才掏出几个渣渣
钱，我瞅见被汗水打得湿漉
漉的，不耐烦地说：“算了。”

小梅起早贪黑找的几
个钱，回家后全交给他老
妈管起，从没见他在自己
身上花过一分一厘，照这
只进不出，我担心他今
后用不来钱哟。

说话间，乜斜他舌

头不停地舔干燥的嘴唇，待事搁平他转身飞快向巷道
洗手间跑去，陶棒棒在后面戏谑道：“小梅又去抱住水
管子咕噜咕噜喝啦。”

天气一热，火燎燎的太阳落到地面冒青烟，习惯
排排坐在门口的棒棒，热得不想做事纷纷撤进商场吹
风扇纳凉。小梅急忙上去补上，他将棒棒撂在石阶坐
在那里，见里面哪个老板卖了货起身跑过去。

我摊位在门口，几百平方的场子上摆放着套房客
厅饭厅的家具，各种档次皆有，洋房的租赁户的一进
门不会让你空手出去。每天，只要我一进店就不是自
己的了，忙得把自己卖给了顾客。小梅见状将棒棒一
丢，进来给我搬这搬那地打下手接待客人，有时把钱
递在我手上还不知是卖的啥子，他笑哈哈说道：“我见
你忙不过来顾客又急，我进来照着标价替你卖了个实
木三门柜。”

这不是第一回了，每次我掏钱给他表示一下，他
摇手往后退连声说：“不要。”

“你这样耽误了找钱时间图个啥？”我过意不去追问。
“想在这学点东西，今后也许有用。”小梅在变

——上天给他关了一扇门，却为他开了一扇窗。透过
窗，他时常观察我和营业员讲生意，时常跟师傅学装
柜子，而今他脑壳装的东西多了，说的话和以前都不
一样。

“你这个棒棒有点狂，想当老板是吗？”我半开玩
笑半认真地说。

“我以前做什么都不行，一进入这儿发觉卖货还
可以。”漫漫尘世中，小梅开始在寻找另一个自己。

从近段时间的观察，小梅憨厚诚实，不油腔滑调
的极具亲和力值得培养，我对他开出了口：“你想当老
板，先到我这里来从底层的营业员做起。”

这决定引来大伙的指责，王总嘲讽我不会看人，
随随便便将棒棒招进商场，营业员嗔怪我降了她们的
档次。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在这二十三年了，周围的招
牌换了一张又一张，身边的老板一拨拨倒下死了又
来。

中午，召集商场的人坐拢吃顿饭，给小梅长长
脸。大家到齐喊小梅时，见他从柜台里取出饭盒说他
带得有，凭他家境我想里面装的不就是咸菜萝卜。他
挪步到一隅正想吃，我上去夺过饭盒往桌上空盘一
倒，哇，里面全是海鲜鲍鱼之类的，让在座的人惊呆
——“大餐”。

小梅低下头期期艾艾说道：“老婆在酒楼上班，见
客人大气点了一桌子菜，有些筷子没动过就下席了，
收盘时老婆觉得可惜就打包回来。

一天，小梅和客人谈生意突然接到学校电话：他
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上课时在讲台操武打片的动作，对
同学出手不准老师进教室。

都知道，小梅儿子受父母的影响留下后遗症，常
出现这情况。学校曾叫家长将儿子接回家，小梅又是
打又是说的让他认错，得到回复是：等我武功练好了
找你们报仇。

小长假后，小梅提前到商场门口见人来上班就发
糖递烟，王总接过侃言：“今天遇到啥好事？”营业员小
英抢着絮叨：“不讲清楚我们不受礼。”

“老婆给我生了个妹妹，白白胖胖的好乖！”小梅
说话时一脸笑意。

“不会像你儿子那样吧？”徐棒棒担心地询问。
“现在医学发达了，我们一直在医院检查起的。

生下来，我一抱起她就对我笑，聪明得很。”
到下班时，我埋头做当日的销售单，小梅从门后取

出棒棒对我说：“我明天就不来了，决定回老家租个门
面做家具生意，老婆进货卖货，我又当老板又当棒棒。”

小梅进商场真心帮我，用诚实豁达为我赚取人
气，同时他也在不停地改变自己努力向上。现在他要
走了，我舍不得说出再见，开口叫出他的名字：“辜云
强——开业那天，我来送你一个大大的花篮！”

（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会会员）


